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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三位女性的命运 

长安大学雁塔校区外语学院  李早霞* 

摘  要：《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是田纳西·威廉姆斯除《欲望号街车》以外的又一力作。1955 年演出
后，曾经轰动一时。剧中三位女性人物，大妈妈（Big Mamma），麦琪（Maggie）以及梅（Mae）各具特点。
她们的人生信条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她们的命运也截然不同。 
关键词：《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大妈妈   麦琪   梅   命运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以下简称《热》）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除《欲望号街车》以外的又
一力作。在此剧中，作者以美国南方家庭为背景，展现人性中的谎言、死亡以及斗争。剧中主要有三个女
性人物，大妈妈，麦琪（猫）以及梅。她们有各自的人生信条和信念，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人性弱点，笔
者在此作一尝试性的分析，探讨她们的命运。 

1. 大妈妈 

大妈妈这一形象历来都没有引起太多评论者的注意。Tischler 认为她是“一个美丽的，爱情得不到回
应的妻子”；Mayberry认为，大妈妈的角色和麦琪（猫）的角色一样，是“一个爱情受到压抑的扭曲形象，
这一点上她和麦琪是同病相怜的”；Blackwelder 以为，大妈妈和她的丈夫——大爸爸在年龄和外形方面虽
然相近，但是她缺少他那种“权利的欲望”，她只是跟随别人并不能领导别人，因此，她是服从别人的角
色。毫无疑问，大妈妈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妻子，她的生活中心就是大爸爸，即使“大爸爸经常以大妈妈为
目标开一些恶毒的玩笑，但是，听到玩笑时，没有人比大妈妈自己笑的更开心了。虽然玩笑有时太过分，
但是大妈妈都是摆弄着一些东西以掩盖自己受到了伤害”（引自《热》）。可以看出，大妈妈首先是一个非
常善良的女人，她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去呵护着她丈夫的尊严，即使当她的丈夫恶意的说“⋯⋯是这样吧，
伊达（Ida—大妈妈的名字），你难道没有想过我得癌症死了，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地方了？我感觉是这样，
这是我的感觉。你到哪里都是大声说话，你肥胖的身躯到处摇晃。”大妈妈竭力压抑着自己，因为这天是
大爸爸的生日，大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 
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第二幕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妈妈：你难道认为这么多年我不爱你？ 
大爸爸：哦？ 
大妈妈：我爱你，我很爱你，我的确深深爱着你。我甚至爱你的傲慢和粗鲁。 
大爸爸：如果是真的，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大妈妈的爱情似乎从丈夫那儿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这一点上，大妈妈的内心是充满冲突的。她以为，
她和大爸爸的婚姻美满幸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但是，事实根本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大爸爸对她
的爱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她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只有谎言和伤害。但即使是这样，她仍然站在丈夫这边，
竭力阻止大儿子强夺家产的阴谋。作为一个妈妈，她不喜欢大儿子的贪婪和物质主义。她更爱小儿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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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天沉溺于回忆和酒精中的儿子——布瑞克。 
大妈妈在这个家庭中堪称是一个合格称职的妈妈，她爱她的家人（虽然不太喜欢大儿子），她渴望的
是爱，而不是金钱。她以无私的胸怀，宽容地对待丈夫、儿子。在她的生活中，对于家人的爱高于一切。 

2. 麦琪——猫 

麦琪是剧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作家本人来说，《热》剧就是关于麦琪的故事，是“⋯⋯ 一个女人
决定去驾驭一个颓废的，没有生活目标的男人”的历程。Blackwelder 也同样认为，麦琪是这个剧的生命
力。笔者在此对麦琪的角色做一尝试性的分析。 
在故事的开始，麦琪就被丈夫——布瑞克描述成“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她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
她要不惜一切做她想做的事情。当她看到丈夫的冷淡、疏远，她决定要尽可能地活出活力。她竭力想和丈
夫进行深切的交流，不管丈夫如何表示敌意和抵制。她宣布“我没有的就是服输的精神，我还会努力，一
定要赢，一只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的胜利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知道。”她也知道丈夫拒绝和她做爱这
一点证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弗氏认为“性欲是人类生的希望的标志”。但是，任凭麦琪用自己的美丽外表，
甚至是布瑞克父亲即将死亡的消息去打击丈夫，仍然徒劳无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她提到了丈夫死去
的好朋友——斯开普。当看到丈夫十分地愤怒时，她搞清了丈夫为什么酗酒如命，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冷淡。
她向丈夫坦白了她去勾引斯开普的事实和理由，目的只是想证明丈夫和好友的关系是纯洁的，不是同性恋；
同时，她和斯开普也能感受到他们和丈夫没有距离太远。但是不幸的是，斯开普没有做到，反而导致他认
为自己是同性恋，并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死亡。 
死亡在麦琪的生活中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斯开普的死亡，她的丈夫离她越来越远了。虽然她最
后可能会把丈夫拉回她的世界，但是却毁了斯开普、丈夫，甚至她自己。丈夫拒绝和她做爱导致她不可能
有孩子，并直接威胁到她和丈夫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在第一幕，她喊道：“嗨，布瑞克，这个惩罚还要持
续多久？难道我受罚的时间还不够吗？我难道没有自食其果吗？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猫的外表是柔
弱、美丽的，但若是发怒的时候，则会是牙齿和爪子；就像麦琪一样，她美丽迷人，但是同时也非常好胜。
虽然她的力量不够，她还是要进行斗争，为了得到丈夫的爱。在第一幕： 
麦琪：当你心中有件事情在折磨你的时侯，沉默是于事无补的。那就像是关上门，然后让火在里面燃
烧，从而希望自己能忘掉存在的火。但是不愿意面对不等于火能自己熄灭。对于一些事情保持沉默，只会
扩大事态，并且在沉默中慢慢积累、爆发的。快穿上衣服，布瑞克。 
布瑞克：我的拐杖掉了。 
麦琪：靠着我。 
布瑞克：不，给我的拐杖。 
在此处，麦琪和她的婆婆大妈妈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的爱情从丈夫那里没有回应，并且和他们的精
神世界距离遥远。但是，大妈妈还是站在丈夫一边，而麦琪却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她的出身贫穷，
她的成长经历告诉她，没有财富是不幸的，她要不惜一切手段，生一个孩子以便继承家产，这是她一生中
最宏伟的计划。在第一幕，麦琪有这样一段话：“年轻的时候可以没钱，但年老是不能没有钱，要不，就
会过得很惨。你必须有青春或者是有钱，你不能年老时没有钱呀——这是事实，布瑞克。”麦琪不但好胜，
而且可以说是狡猾。她非常清楚这个庄园——家产——对于她意味着什么，而且也知道大爸爸最想要什么，
那就是他喜爱的儿子布瑞克能给他生一个孙子。麦琪是唯一一个能做此事的人选，如果她的丈夫能支持她
的话。所以在剧情结尾，她向家人撒谎说怀孕了，不但保证了她在家中的位置，而且可能保证了她的未来。
麦琪的猫性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许是她的出身和成长培养出她对金钱潜意识的渴望，但也不排除社会
对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的滋养，甚至她和丈夫的婚姻基础也不能排除金钱的作用。她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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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瑞克是一个大庄园主的儿子，他们的婚姻和金钱不无干系。但是，她在家庭的地位岌岌可危，她就像
是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想从屋顶上下来，但是就会失去她向往的东西，呆在上面，又无法面对现实，
内心的彷徨和冲突跃然纸上。所以当她最后撒谎怀孕时，她的猫性——狡猾、奸诈暴露无遗，同时也暴露
出她身上人性的贪婪，物质主义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她和梅有相同的一面，尽管梅在这个剧中是人性贪
婪的一个典型代表。 

３. 梅 

梅在剧中的角色是一个贪婪的妻子，评论者一致认为她和丈夫代表了贪婪和物质主义，他们是资本主
义的产物，同时他们也复制了这些产物——他们生了五个孩子，第六个也即将来到。梅在剧中也被布瑞克
称作猫—— 一个对庄园家产虎视眈眈的猫，必要时冲上去撕一片这块“大蛋糕”。尽管她十分清楚大爸爸
并不喜欢她和丈夫，但是他们表面上还是十分顺从大爸爸，从远处赶来参加大爸爸的生日宴会，而他们关
心的却是大爸爸死后财产的继承，所以他们甚至晚上偷听弟弟布瑞克是否和妻子同床。而且对于大爸爸的
病也是假惺惺的，甚至是漠然的。一个家庭中有这样的举动简直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人与人之间没有
真诚，只有欺骗、偷窥和冷漠。为了物质上的贪婪，家庭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不再是一个安全、温暖
的空间，而是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就如作家本人所说：“家就好比是一些鸟占了同一个巢穴而已。” 
大妈妈和麦琪都共同面临着丈夫的冷淡和谎言，她们的命运都要靠自己争取，而麦琪比起来更具有在
这个世界生存的能力。她美丽、年轻，还有猫性。在现实的尔虞我诈中，她有自己的“利爪”和“技能”。
大妈妈就不同了，虽然她有一颗爱心，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爱心的回报似乎只有谎言和冷漠了，就像大爸
爸对她一样。梅是资本主义的“产品”，她完全适应了这个没有真诚和爱的社会，她所追求的就是金钱和
私欲。她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她的孩子也是用来对付现实生活的工具，她已经被社会扭曲了。但悲哀的是，
她没有意识到内心的扭曲，这正是她和麦琪不同的一点。虽然她们都在用鲜活的生命——孩子——在“做
文章”——谋求家庭财产的继承权，梅已经完全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淹没，麦琪正在努力不被淹没、扭曲，
而大妈妈却是完全被社会冲到了历史的洪流中了，毕竟她根本不能适应这个没有了爱的社会。她们三位女
性各自代表了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大妈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麦琪正活在过去的正统和现代社会冷漠的夹
缝中，而梅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冷漠，自私的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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